
蒲包，可卖给熏烧店、豆干店，做蒲
包肉、做香干，大人拳头大，肉或者
干子都带蒲草香味。蒲包肉过酒，
强盗吃了不肯走。味道可想而
知。还有呢？手巧的还能编篮子，
小孩子去放牛，往牛角上一挂，里
面放弹弓、鱼钩，还有知了、天牛、
刀郎、鱼……广阔天地里的玩物真
多啊。也有孩子放书，秉性不一，
选择的道路不同，人有这样的权利
和自由。

蒲草柔柔的，编织的东西也轻
柔绵和。东汉前，官员有过失，用皮
鞭惩戒。后来有一个叫刘宽的大
官，主张以德从政，蒲鞭惩戒。柔刚
相克，重警示轻惩戒，抓源头，整根
子。

到了七八月，可以采蒲棒头
了。在城中心公园水塘边，有人叫
它蒲花，我一愣，迅疾明白，她说的
蒲花就是我们俗称的蒲棒头。儿
时，每到这季节，傍晚收工的父亲会
给我们带好多回来。晚上乘凉，竹
床边插一圈，点燃驱蚊。母亲把这
当作家里常备药。我们磕了碰了，
不去看医生的，捣个蒲棒头，绒毛毛
敷在上面，不几天就会结痂。现在
孩子身上贴驱蚊贴、手上脚上戴驱
蚊环，打着新科技名目，价格不菲，
还是被蚊子乱咬。如果破皮伤肉，
更是绿药膏红药膏一起上。水边的
孩子，靠着一枝枝蒲棒头平安喜乐
生长。

和我们相亲相爱密不可分的香
蒲，从什么时候开始淡出了我的视
线？若不是父亲从老家带来一把蒲
扇，我就要和它继续失散，相忘江湖
不自知。

蒲扇有风，故乡徐来。

傍石蒲草瘦，傍湖蒲草肥。老家冲积
平原沼泽之地，纯野生，通湖通江通
海，蒲草多而肥。

老家临近淮安，那里人习惯将蒲
草的嫩茎做菜。与梁红玉有关。梁红
玉镇守淮安，十万金兵围困，内无粮
草，外无救兵。偶然发现马吃蒲草嫩
茎，解决官兵粮食供应，胜利的关键。
儿时去淮安走亲戚，一道茶撒烧蒲菜，
味道很赞，得知蒲菜就是我们说的草
芽——香蒲的嫩茎，颇不以为然，也不
敢相信。

蒲草跟我们太熟了。
春二月，年刚过，大地敛寒，春水

回暖，蒲草在水底悄悄地发芽。待春
色渐浓，浓到吹面不寒杨柳风，蒲草的
叶尖尖，嫩黄嫩绿的芽芽儿，勇敢地从
水面冒出来，长河碧水，无限生机。

四五月，蒲草疯长。蒲草的叶子
一片抱着另一片往上蹿，叶叶狭长，长
剑出鞘，个个纤碧，绿浪沁心。一丛一
丛，一片一片，长成气势，成了水鸟的
天堂，一种叫切刮子的鸟，最喜在蒲草
中做窝，也许喜欢水边清凉，也许喜欢
随风晃荡的感觉。真是一种特别的
鸟。

六月可采茎，编扇子，编席子，编
蒲包——大蒲包留在除夕，放上白石
灰粉，家前屋后打稻屯印，预示来年
粮食满仓，是过年重要的仪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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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蒲扇底故乡风
[仪征]王晓

◇心灵点击

父亲从老家带来一把蒲扇，香蒲
编的，爱心形状，非常精致。拿到扇
子，我就在猜：它出自庄上哪一位巧手
老汉或者婆婆？在离不了空调的年
代，电扇都不常用，朋友新房装修，厨
房都安装了空调。原始的纳凉工具扇
子，与我们渐行渐远。

我们老家常见的扇子有两种：一
种是大喇喇硬茬茬的芭蕉扇，供销社
里买的；还有这种蒲扇，河边塘坎自采
香蒲，自己编的。别小看一把蒲扇，足
以见出人的心思和心智。

父亲带来的这一把，算上品。前
后各16根蒲草，相对穿插，向上伸展，
铺排成扇面，往下捆扎，束成扇柄，不
论向上还是向下，均一丝不苟，有队
形，有走向，听指挥。扇子心形，中间
部分因为编织起头，有一条绞合编织
的小梗，像中分线，由此向两边延展。
蒲草编织的纹路上下穿插，简单重复
中有整饬美。难的是收边，收心形边，
纯手工，凭眼力和手感，几乎不用辅助
工具，既要有外延的放，更要有兜底的
收，这收放之间还要流畅无痕。整个
扇子正反两面看不出任何疙瘩结巴，
流畅如一首诗，精美似一幅画。轻轻
一摇，有蒲草香味，有夏日水塘的青草
淤泥味，有茫然无际的水腥味，有童年
夏日的各种味道。

关于蒲草，古人优雅，院中栽种。
偶闲种蒲草，露气落庭深。朦胧的雾
气落在深深的庭院，要的是这样的感
觉，要的就是人与自然物候的相通。

浓荫
[安徽]徐徐

◇闲情偶寄

夏日长，阳光烈，最喜是树荫。每
天上下班，经过环城南路时，我的心中
便会升起一阵欢喜，一根根粗壮挺拔
的大树，沿着道路两侧一字排开。它
们浓密的树叶在空中相接，密密匝匝
地交错、重叠，为下面的道路撑起了一
把巨大的“绿伞”，投下一段与环城南
路同长的浓荫。

树大，叶多，荫便浓，给人带来的
清凉便多。炎炎夏日，开车、骑行或步
走在这条路上，心情自然会很好。早
上上班，浓荫下的晨风，带着树叶露水
的气息，吹到身上，凉爽无比。黄昏下
班，浓荫下的晚风，最是清凉，能扫除
一天久坐办公室的疲惫。

上下班的途中，能遇到这样的一
段浓荫，真是一种幸运和“福利”啊，我
由衷地感谢栽树的人，他们赠送了我
一路的清凉。

老家村口有一棵古树，树龄过百
岁，树冠巨大，树叶超万片，投下的
树荫面积特别大。平时没发现它有
什么特别作用，但一到夏日便不同
了——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来到
它的浓荫下乘凉、消暑，对抗炎日，
熬过苦夏。 有些村民干脆把凉床、
黑白电视机搬到古树下，放上一整
个夏天，早饭和晚饭直接端到古树
下吃。

想起儿时的夏日，每次与父亲外
出同行时，他都会把草帽让给我戴。
庇护我的，除了古树，还有父亲，我一
直都走在父爱的浓荫里。


